
一
、
仙
草
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陳
幸
蕙 

  

 
   

   
   

  
 

 
   

夏
日
的
暑
熱
，
總
是
一
開
始
便
密
天
匝
地
而
來
，
不
留
餘
地
的
。
挽
著
提
籃
上
菜
場

的
當
兒
，
偶
然
見
到
仙
草
冰
上
市
，
就
覺
得
那
樣
光
潤
烏
沉
的
東
西
，
是
在
為
余
光
中
的

詩
句
「
暑
假
剛
開
始
，
夏
正
年
輕
」
做
註
腳
。 

 
   

的
確
，
在
島
上
小
市
民
的
生
活
裡
，
仙
草
冰
早
已
成
為
「
立
夏
」
的
標
幟
，
當
吹
在

臉
上
的
風
，
不
知
不
覺
地
暖
了
起
來
；
當
穿
在
身
上
的
衫
子
，
不
知
不
覺
地
薄
得
透
明

時
，
彷
彿
眾
所
皆
知
的
記
號
，
仙
草
冰
便
陸
陸
續
續
的
在
街
頭
出
現
了
。 

 
   

儘
管
農
業
社
會
裡
，
種
種
古
老
的
東
西
，
都
己
不
合
時
宜
地
漸
被
淘
汰
，
或
成
為
只

能
存
在
於
記
憶
裡
的
古
董
；
但
即
使
是
新
奇
討
巧
的
冰
淇
淋
捲
大
行
其
道
的
時
刻
，
街
頭

巷
尾
，
甚
至
每
一
個
小
康
殷
實
的
家
裡
，
清
淡
雋
永
、
市
井
風
味
的
仙
草
冰
還
是
被
深
深

地
懷
念
與
喜
愛
著
的
。 

 
   

仙
草
冰
說
來
，
其
實
無
香
無
味
，
它
最
大
的
特
徵
便
在
於
它
的
顏
色
，
墨
黑
，
一
種

並
不
怎
麼
適
宜
在
夏
天
出
現
的
顏
色
。
所
有
屬
於
夏
日
的
色
彩
，
似
乎
都
應
是
明
亮
的
、

耀
眼
的
、
令
人
意
興
飛
揚
的
，
但
仙
草
冰
卻
獨
願
把
灼
熱
與
煩
躁
都
沉
澱
下
來
，
凝
固
成

那
樣
柔
潤
罕
見
的
黑
玉
。 

 
   

 

也
許
正
因
為
那
樣
近
乎
禪
定
的
黑
，
寧
靜
的
有
如
初
夏
之
際
最
清
涼
的
一
塊
夜

空
，
什
麼
也
穿
透
不
過
，
因
此
，
心
浮
氣
躁
，
什
麼
也
把
握
不
住
的
夏
日
裡
，
烏
亮
如
玉

的
仙
草
冰
，
就
格
外
令
人
產
生
一
種
沉
靜
的
感
覺
了
。 

 
   

而
當
你
從
小
販
手
中
，
以
最
低
的
消
費
額
把
它
買
回
來
，
放
在
透
明
的
淺
盅
內
，
隨

意
用
水
果
刀
劃
上
幾
畫
，
澆
上
一
點
化
開
的
糖
水
，
簡
單
的
製
作
過
程
，
就
能
產
生
一
道

非
常
實
惠
而
充
滿
即
興
趣
味
的
夏
日
小
品
來
。 

 
   

也
許
，
仙
草
冰
的
整
個
好
處
，
便
在
於
這
樣
的
不
費
力
吧
？
你
毫
不
費
力
地
買
回

它
，
不
費
力
地
在
陽
臺
的
小
几
上
料
理
它
，
也
毫
不
費
力
地
享
受
它
停
留
在
齒
隙
舌
尖
的

感
覺
。
那
種
入
口
之
後
，
並
無
固
定
形
狀
，
只
是
軟
涼
滑
溜
，
自
由
激
盪
著
唇
舌
的
輕

鬆
，
對
任
何
人
來
說
，
都
應
是
一
樁
特
殊
而
有
趣
的
飲
食
經
驗
。
因
此
，
吃
仙
草
冰
的

人
，
絕
沒
有
橫
眉
豎
目
或
喋
喋
不
休
的
；
那
是
汗
出
如
漿
的
夏
日
，
一
顆
飛
揚
浮
動
的

心
，
最
近
乎
「
止
水
」
境
界
的
平
靜
時
刻
，
長
一
輩
的
人
，
常
喜
歡
說
仙
草
冰
可
以
「
消

暑
祛
渴
」
，
而
領
略
了
仙
草
冰
的
好
處
。 

 
   

以
後
，
赤
日
炎
天
的
盛
夏
，
似
乎
就
真
的
不
那
麼
難
以
忍
受
了
，
因
為
走
在
街
頭
，

只
要
看
見
仙
草
冰
，
我
們
就
覺
得
自
己
徹
頭
徹
尾
地
被
敷
上
一
帖
清
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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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沒
有
風
的
下
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張
曉
風 

  
   

啊
，
小
真
真
，
你
哭
什
麼
呢
？
這
樣
好
的
天
氣
，
你
的
眼
睛
裏
怎
麼
還
下
著
雨
呢
？   

  

 
   

我
放
風
箏
，
我
糊
了
一
天
的
風
箏
。
可
是
，
它
總
不
起
來
，
怎
麼
辦
呢
？
它
就
是
不

起
來
！ 

 
   

來
，
小
真
真
，
我
幫
你
的
忙
。
你
的
線
一
定
不
夠
長
，
為
什
麼
不
找
一
根
長
線
呢
？

線
不
長
風
箏
就
飛
不
起
來
的
。 

 
   

線
很
長
，
真
的
很
長
很
長
呢
！
我
把
媽
媽
的
線
全
拿
來
了
，
你
看
，
很
長
吧
？
可

是
，
它
飛
不
起
來
。 

 
   

啊
，
小
真
真
，
你
不
知
道
嗎
？
你
應
該
拖
著
線
跑
的
。
你
不
能
等
著
風
箏
自
己
飛
起

來
阿
！ 

 
   

我
知
道
，
我
跑
了
，
我
跑
得
摔
了
一
跤
呢
！
可
是
風
箏
不
起
來
，
它
就
是
不
起
來—

—

它
是
永
遠
飛
不
起
來
的
了
。 

 
   

哦
，
小
真
真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那
一
定
是
，
嗯
，
那
一
定
是
你
的
風
箏
糊
得
不
好
了
。   

   

 
   

不
，
不
，
我
的
風
箏
是
最
好
的
，
我
從
來
沒
有
糊
過
這
樣
好
的
風
箏
。
大
家
也
都

說
，
我
的
風
箏
是
最
好
的
。 

 
   

那
麼
，
究
竟
為
什
麼
呢
？
為
什
麼
它
飛
不
起
來
呢
？
我
能
幫
助
你
什
麼
呢
？ 

 
   

哦
？
你
能
嗎
？
今
天
下
午
沒
有
風
，
一
點
風
都
沒
有
，
怎
麼
辦
呢
？ 

 
   

沒
有
風
，
哦
，
是
的
，
沒
有
風
，
那
也
沒
有
什
麼
辦
法
了
，
下
次
再
放
吧
，
小
真
真 

沒
有
下
次
了
，
春
天
已
經
快
完
了
，
放
風
箏
的
時
間
已
經
過
了
。 

 
   

其
實
，
小
真
真
，
為
什
麼
一
定
要
放
風
箏
呢
？
那
又
有
什
麼
意
思
呢
？
就
算
你
放
得

很
高
，
說
不
定
線
斷
了
，
你
就
什
麼
也
沒
有
了
。
與
其
握
著
一
截
斷
線
，
還
不
如
保
存
著

一
個 

完
好
的
風
箏
，
是
不
是
？ 

 
   

不
是
，
當
然
不
是
。
我
做
了
它
，
就
是
要
放
的
，
放
斷
了
也
沒
有
關
係
，
比
放
不
上

好
得
多
呢
！ 

 
   

可
是
，
小
真
真
，
我
們
有
什
麼
辦
法
呢
？
沒
有
風
，
我
們
又
奈
何
？
我
們
是
不
會
呼

風
喚
雨
的
。 

 
   

那
麼
，
你
呢
？
你
為
什
麼
嘆
氣
呢
？
你
也
放
風
箏
嗎
？
你
也
放
不
起
來
嗎
？ 

 
   

是
的
，
我
也
放
風
箏
，
另
外
一
個
風
箏
。
可
是
，
沒
有
風
，
我
又
能
怎
麼
樣
？
我
不

能
哭--

我
要
是
一
哭
，
所
有
的
房
子
就
都
要
淹
水
了
，
小
真
真
的
鐵
床
也
要
漂
起
來
了
。    

 
   

哦
？
是
嗎
？
那
麼
請
你
不
要
哭
吧
，
我
也
不
哭
了
。 

 
   

對
了
，
小
真
真
，
你
記
住
吧
，
我
們
都
沒
有
辦
法
呼
風
喚
雨
，
但
我
們
總
還
有
辦
法

叫
自
己
不
哭
的
。
瞧
，
你
笑
了
，
對
了
，
就
是
這
樣
。
我
們
總
能
等
到
一
個
春
天
的--

一

個
有
風
的
春
天
。



三
、
活
在
當
下
，
才
能
塑
造
未
來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黛
恩 

  
   

一
個
人
一
旦
出
了
鋒
頭
，
就
像
是
赤
裸
地
呈
現
在
眾
人
眼
前
，
每
一
個
言
行
舉
止
都

會
被
人
拿
放
大
鏡
來
檢
視
，
種
種
的
毀
譽
都
會
接
踵
而
來
。
如
果
不
能
保
持
「
我
就
是

我
」
的
坦
然
態
度
，
勢
必
會
感
到
左
右
無
措
。
美
國
網
球
女
將
比
莉
‧
晶
・
金
恩
十
四
歲

的
時
候
，
就
已
經
參
加
過
許
多
場
正
式
的
比
賽
了
。
她
回
憶
當
時
對
自
己
的
每
一
場
比
賽

都
相
當
在
乎
，
每
次
賽
後
都
會
將
那
一
場
比
賽
的
相
關
報
導
剪
下
來
，
做
成
剪
報
。 

 
   

有
一
次
，
她
打
輸
了
，
那
場
比
賽
以
六
比
零
，
六
比
零
直
落
二
被
淘
汰
，
這
樣
的
結

果
讓
她
十
分
難
過
，
體
育
報
紙
更
以
頭
條
報
導
她
一
局
都
沒
有
拿
到
，
讓
她
深
受
傷
害
，

甚
至
覺
得
痛
不
欲
生
。
那
時
，
她
的
父
親
將
她
帶
到
一
旁
，
語
重
心
長
地
告
訴
她
，
他
不

認
為
看
自
己
的
相
關
剪
報
會
有
什
麼
好
處
，
最
好
以
後
也
不
要
再
看
了
，
因
為
她
日
後
將

會
面
臨
到
更
多
曲
解
和
浮
妄
的
言
論
，
只
要
不
去
聽
，
這
些
壞
話
所
帶
來
的
危
險
性
就
能

減
低
；
而
他
也
不
希
望
她
因
為
愛
聽
讚
美
言
辭
，
而
淪
為
自
大
之
輩
。
最
後
一
句
話
，
對

小
小
年
紀
的
比
莉
來
說
，
影
響
更
是
深
遠
。 

 
   

他
說
：
「
閱
讀
有
關
自
身
結
果
的
報
導
，
有
如
閱
讀
妳
的
昨
日
；
身
為
運
動
員
，
妳

該
做
的
就
是
打
好
今
天
的
比
賽
，
妳
應
該
活
在
當
下
，
才
能
塑
造
未
來
。
」
比
莉
由
父
親

身
上
，
學
到
了
「
活
在
當
下
」
的
人
生
哲
學
，
更
學
到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珍
惜
每
一
刻
，
而

遭
逢
未
來
時
，
更
必
須
堅
持
下
去
，
並
竭
盡
所
能
地
去
解
決
。 

 
   

羅
斯
福
總
統
的
夫
人
艾
琳
諾
，
羅
斯
福
曾
這
麼
說
：「
不
經
你
的
同
意
，
沒
有
人
能

使
你
自
覺
低
劣
。
」
換
言
之
，
別
人
的
言
語
並
不
見
得
能
讓
你
覺
得
高
貴
或
低
劣
，
一
切

都
是
自
己
心
中
的
那
把
天
平
得
出
來
的
結
果
；
我
們
覺
得
自
己
高
貴
就
是
高
貴
，
覺
得
自

己
不
如
人
，
就
是
低
人
一
等
。 

 
   

我
們
得
先
認
清
自
我
的
價
值
，
喜
愛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那
麼
，
我
們
的
存
在
才
有
意

義
。
未
來
，
勢
必
會
有
更
多
的
遭
遇
與
險
阻
，
為
了
克
服
人
生
中
的
種
種
挑
戰
，
我
們
必

須
具
備
堅
定
的
自
我
意
識
；
如
果
光
是
聽
從
他
人
評
論
且
隨
之
搖
擺
，
就
無
法
獲
得
洞
察

自
我
的
銳
利
目
光
。 

 
   

所
謂
「
指
望
別
人
為
你
引
路
，
勢
將
迷
途
」，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；
與
其
如
此
盲
目
，

倒
不
如
保
持
自
己
的
人
生
方
向
與
速
度
，
在
當
下
盡
情
地
活
出
一
片
燦
爛
。



四
、
誘
鳥
記   

 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 
   

可 

白 

  
   

我
家
旁
邊
有
一
棵
大
榕
樹
，
枝
葉
茂
密
，
還
結
滿
了
榕
果
，
因
此
吸
引
了
許
多
小
鳥

來
來
去
去
。 

 
   

有
一
天
，
兩
隻
畫
眉
從
樹
上
飛
來
，
就
近
在
我
家
陽
台
的
遮
雨
棚
上
做
窩
。
牠
們
天

天
在
窗
欄
外
的
花
枝
上
戲
耍
，
從
軟
枝
黃
蟬
跳
到
紫
藤
的
花
上
，
又
從
紫
藤
的
花
跳
向
搖

晃
的
茉
莉
。
銀
鈴
般
的
歌
聲
，
總
是
吸
引
著
我
，
讓
我
忍
不
住
放
下
手
邊
的
工
作
，
躲
在

窗
邊
窺
看
。 

 
   

過
了
不
久
，
牠
們
孵
出
五
隻
小
鳥
，
每
天
早
上
都
帶
出
來
，
吱
吱
喳
喳
的
在
花
枝
上

喝
露
水
。
我
很
希
望
牠
們
能
飛
進
鐵
欄
杆
和
我
作
伴
，
可
是
牠
們
卻
小
心
翼
翼
地
與
我
保

持
距
離
。 

 
   

大
概
需
要
放
一
些
「
餌
」
吧
，
我
想
。
於
是
我
慷
慨
的
抓
了
一
把
米
灑
在
窗
台
上
。 

 
   

小
鳥
飛
來
，
依
舊
只
在
花
枝
上
跳
躍
，
對
肥
美
的
米
粒
視
若
無
睹
。
不
一
會
兒
，
米

粒
被
螞
蟻
搬
光
了
，
小
鳥
還
是
沒
有
飛
進
鐵
欄
杆
。 

 
   

啊
！
我
知
道
了
，
一
定
是
米
粒
太
大
，
小
鳥
吞
不
下
去
。
於
是
我
又
抓
了
一
把
米
，

用
磨
咖
啡
豆
的
小
機
器
磨
碎
，
灑
在
花
盆
四
周
，
然
後
退
兩
步
，
坐
下
來
等
待
。
沒
想
到

等
半
天
等
不
到
牠
們
。
一
陣
風
吹
來
，
吹
得
我
一
頭
一
臉
的
碎
米
粒─

─
伴
著
咖
啡
香
。 

 
   

後
來
，
有
人
教
我
把
整
穗
玉
米
掛
在
鐵
窗
上
，
方
便
牠
們
抓
著
啄
食
。
我
也
照
辦

了
。
可
是
等
了
好
幾
天
，
眼
看
玉
米
變
成
乾
了
，
牠
們
還
是
執
意
不
肯
飛
進
鐵
窗
，
彷
彿

都
受
過
最
專
業
的
「
安
全
教
育
」
。 

 
   

小
烏
真
的
那
麼
難
「
釣
」
嗎
？
我
不
服
氣
的
抱
怨
。 

 
   

一
個
朋
友
聽
見
了
，
很
緊
張
的
警
告
我
：
「
小
心
哦
，
當
初
我
就
是
像
你
這
樣
異
想

天
開
，
到
處
撒
鳥
食
，
沒
想
到
把
附
近
的
麻
雀
都
引
了
來
。
又
吵
又
鬧
，
啄
光
我
的
花
芽

不
說
，
還
在
窗
台
上
堆
滿
鳥
糞
，
又
臭
又
髒
又
招
蚊
子
小
蟲
，
現
在
我
都
想
天
天
放
鞭
炮

趕
鳥
啦
！
」 

 
   

「
怎
麼
會
有
這
樣
的
結
局
？
」
我
不
禁
莞
爾
。
看
來
，「
保
持
距
離
」
還
是
讓
大
家

都
安
心
的
作
法
，
鐵
窗
外
的
就
讓
牠
們
翱
翔
在
鐵
窗
外
吧
！



五
、
人
苦
於
不
自
知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

洪
蘭 

  
   

紐
約
有
一
棟
摩
天
大
樓
的
老
闆
，
每
個
月
都
為
昂
貴
的
電
梯
修
理
費
而
苦
惱
。
因
為

樓
很
高
，
電
梯
不
是
一
叫
就
來
，
乘
客
往
往
等
得
不
耐
煩
，
一
直
連
續
的
按
鈕
，
所
以
電

梯
的
鈕
壞
得
很
快
。
人
們
雖
然
看
見
電
梯
鈕
已
經
亮
了
，
還
是
要
自
己
再
按
一
下
才
安

心
，
好
像
別
人
按
的
都
不
算
，
非
得
自
己
的
「
魔
術
指
」
按
一
下
，
電
梯
才
會
來
。 

 
   

這
位
老
闆
在
電
梯
旁
邊
貼
了
很
多
的
告
示
，
請
乘
客
不
要
一
直
按
鈕
，
都
沒
有
效
。

最
後
他
貼
出
懸
賞
，
如
果
有
人
可
以
使
乘
客
改
變
一
直
按
鈕
的
壞
習
慣
，
將
給
予
厚
獎
。

結
果
一
名
心
理
學
家
在
電
梯
門
上
裝
了
一
面
很
大
的
鏡
子
，
輕
易
的
解
決
這
個
問
題
。
因

為
鏡
子
使
乘
客
可
以
看
見
自
己
的
猴
急
樣
，
因
此
一
站
到
鏡
子
前
面
，
立
刻
變
得
禮
貌

了
，
原
先
擠
擠
攘
攘
的
人
群
，
在
鏡
子
前
都
變
成
紳
士
、
淑
女
，
很
有
耐
心
的
等
待
電
梯

的
到
來
。
這
就
是
鏡
子
的
妙
用
。 

 
   

很
多
時
候
，
人
並
不
是
故
意
要
做
出
某
些
惡
行
惡
狀
，
只
是
不
知
道
自
己
這
樣
做
時

是
什
麼
德
性
，
人
苦
於
不
自
知
而
已
。 

 
   

有
一
個
實
驗
非
常
有
趣
，
實
驗
者
想
知
道
寄
生
在
別
人
窩
裡
的
小
鳥
，
如
何
知
道
自

己
是
誰
。
例
如
椋
鳥
專
門
把
蛋
下
在
麻
雀
的
窩
裡
，
讓
麻
雀
替
他
孵
蛋
：
但
是
椋
鳥
長
大

了
並
不
會
以
為
自
己
是
麻
雀
，
還
是
會
找
椋
鳥
交
配
。
牠
是
怎
麼
知
道
自
己
與
養
父
母
不

一
樣
的
？
康
乃
爾
大
學
的
實
驗
者
把
剛
孵
出
的
椋
鳥
放
在
實
驗
室
隔
離
長
大
，
不
讓
牠
看

見
任
何
一
隻
鳥
，
然
後
把
一
些
小
鳥
的
羽
毛
染
色
，
另
一
些
則
保
留
原
來
顏
色
，
等
小
鳥

長
到
兩
個
月
大
，
再
把
兩
隻
成
年
的
椋
鳥
放
進
實
驗
室
，
一
隻
是
染
了
色
的
，
一
隻
是
沒

染
的
。
結
果
發
現
小
鳥
喜
歡
與
自
己
一
樣
顏
色
的
大
鳥
在
一
起
。
這
表
示
牠
會
檢
視
自

己
，
知
道
自
己
的
特
徵
，
在
腦
海
中
形
成
一
個
樣
板
模
型
，
然
後
將
其
他
的
鳥
與
自
己
相

比
，
產
生
我
們
看
到
的
「
物
以
類
聚
」
現
象
。 

 
   

這
個
實
驗
很
重
要
，
它
第
一
次
讓
我
們
看
到
動
物
可
以
檢
視
自
己
，
以
知
道
自
己
是

誰
。
演
化
雖
然
讓
我
們
的
眼
睛
只
能
看
見
別
人
的
刺
，
看
不
見
自
己
的
樑
木
，
但
是
人
發

明
了
鏡
子
來
彌
補
這
項
不
足
。
或
許
當
公
僕
看
到
自
己
對
待
頭
家
的
冷
面
孔
時
，
服
務
的

態
度
會
好
一
點
。 

 
   

鏡
子
，
是
人
類
最
重
要
的
發
明
！
您
說
是
不
是
？



六
、
春
天
裡
的
春
天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

謝
武
彰 

 
    

 
   

有
人
說
，
臺
灣
四
季
如
春
。
對
於
住
在
寒
帶
的
人
來
說
，
當
然
是
。
我
的
韓
國
老
朋

友
冬
天
到
臺
北
來
的
時
候
，
只
穿
一
件
襯
衫
就
到
處
跑
，
還
一
直
說
天
氣
好
暖
和
呀
！
那

時
候
，
大
多
數
的
臺
北
人
都
已
經
穿
上
夾
克
、
毛
衣
了
。 

 
   

雖
然
，
有
人
說
台
灣
四
季
如
春
；
但
是
，
當
寒
流
來
了
，
大
家
還
是
會
把
厚
夾
克
、

圍
巾
、
手
套
，
全
都
穿
戴
在
身
上
了
。
這
時
候
，
難
免
就
會
對
「
四
季
如
春
」
這
句
話
懷

疑
起
來
。
所
以
，
對
住
在
台
灣
的
人
來
說
，
四
季
如
春
中
還
是
四
季
分
明
的
。
當
冬
天
即

將
過
去
，
大
家
就
會
懷
著
「
春
天
還
會
遠
嗎
？
」
的
想
法
，
這
樣
的
期
待
和
希
望
，
很
像

度
過
黎
明
前
的
黑
暗
。 

 
   

所
以
，
當
大
家
熬
過
了
冬
天
，
春
天
來
臨
的
時
候
當
然
是
充
滿
欣
喜
的
。
春
天
一

到
，
變
化
可
大
了
。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、
在
一
夜
之
間
，
暗
暗
、
陰
陰
的
樹
葉
間
，
長
出
了

翠
綠
、
鮮
綠
的
新
芽
來
了
。
路
邊
看
來
沒
有
一
點
生
氣
的
杜
鵑
，
開
了
紅
的
、
白
的
花

朵
。
只
剩
下
枝
椏
的
木
棉
樹
，
開
出
了
又
大
又
紅
的
花
朵
。
空
氣
中
瀰
漫
著
草
的
味
道
、

花
的
味
道
。
即
使
住
在
都
市
裡
，
也
是
能
感
覺
得
出
這
些
變
化
的
，
只
要
你
用
耳
朵
、
鼻

子
、
眼
睛
和
皮
膚
，
仔
細
感
覺
一
下
，
就
馬
上
知
道--

啊
哈
！
春
天
來
了
。
再
把
這
種
心

情
和
感
覺
，
誠
實
、
樸
素
而
仔
細
地
寫
下
來
，
不
就
是
一
篇
可
讀
的
文
章
了
嗎
？ 

 
   

當
然
，
你
還
可
以
抬
頭
看
看
遠
方
，
山
的
臉
色
變
得
更
「
綠
」
了
。
你
還
可
以
抬
頭

看
看
天
空
，
雲
已
經
變
白
，
而
且
一
朵
一
朵
的
。
天
空
好
像
為
了
要
看
得
更
寬
、
更
遠
，

一
直
向
後
退
，
而
變
得
更
高
、
更
藍
了
。 

 
   

當
然
，
那
討
人
厭
的
冬
雨
，
現
在
也
已
經
變
成
受
人
歡
迎
的
春
雨
了
。
也
許
是
細
如

針
、
細
如
牛
毛
，
也
許
是
像
豆
子
、
像
珍
珠
，
也
許
是
「
隨
風
潛
入
夜
，
潤
物
細
無
聲
」

(

杜
甫·

詩)

，
也
許
是
叮
叮
咚
咚
，
也
許
是
嘩
啦
嘩
啦
。
春
天
的
雨
，
就
是
這
麼
變
化
多

端
。
小
草
樹
葉
更
綠
了
，
花
朵
更
香
、
更
美
了
，
水
田
更
飽
滿
了
，
溪
流
更
活
潑
了
，
也

都
是
由
於
春
雨
的
緣
故
有
人
說
臺
灣
四
季
如
春
，
熬
過
了
冬
天
以
後
，
我
們
就
把
這
句
話

當
真
吧
！
那
麼
，
臺
灣
的
春
天
就
是
春
天
中
的
春
天
了
，
雨
就
是
春
雨
中
的
春
雨
了
，
樹

木
、
草
葉
、
花
朵
，
更
是
一
發
不
可
收
拾
了
。
照
映
著
藍
天
、
懷
抱
著
白
雲
的
水
田
，
就

更
是
可
以
播
種
和
期
待
豐
收
了
。 

 
   

這
一
切
，
如
果
沒
有
幾
場
春
雨
來
熱
烈
演
出
，
春
天
一
定
又
寂
靜
、
又
寂
寞
吧
？  

  

看
，
一
陣
叮
叮
咚
咚
春
雨
的
音
樂
會
以
後
，
那
細
如
針
的
春
雨
，
又
在
天
空
中
隨
風
飛

舞
，
以
飛
快
、
我
們
看
不
懂
的
方
法
，
把
春
天
繡
得
像
一
幅
圖
畫
，
掛
在
大
家
的
眼
前

了
。



七
、
琥
珀
珠   

 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
   

 
  

劉
興
詩 

  
   

海
潮
捲
著
雪
白
的
浪
花
，
一
陣
陣
沖
到
沙
灘
上
。 

 
   

潮
水
退
了
，
沙
灘
上
留
下
許
多
美
麗
的
貝
殼
、
海
藻
和
珊
瑚
砂
。
這
是
大
海
爺
爺
送

的
禮
物
，
每
天
都
有
不
少
被
海
水
沖
帶
到
沙
灘
上
。 

 
   

一
個
孩
子
跑
來
，
他
要
挑
選
一
個
最
好
的
禮
品
，
放
進
愛
科
學
小
組
的
展
覽
室
。 

 
   

白
色
的
海
螺
，
太
平
凡
了
；
紅
色
的
珊
瑚
砂
，
可
惜
已
破
碎
了
；
五
彩
斑
斕
的
扇

貝
，
外
表
雖
美
麗
，
卻
沒
包
含
什
麼
寓
意
…
…
。 

 
   

忽
然
，
一
顆
透
亮
的
黃
色
珠
子
映
進
了
他
的
眼
睛
。
它
是
這
樣
的
濃
黃
，
黃
得
像
晚

秋
的
菊
花
瓣
；
又
是
這
樣
的
透
明
，
太
陽
光
一
射
，
整
個
珠
子
都
變
得
亮
晶
晶
的
。
它
具

有
一
個
水
滴
狀
的
外
形
，
彷
彿
是
大
海
剛
灑
下
的
一
滴
淚
珠
。 

 
   

的
是
，
這
顆
黃
得
透
亮
的
珠
子
裡
還
有
一
隻
小
蜜
蜂
。
是
誰
的
巧
手
描
繪
的
嗎
？ 

不
！
它
不
是
假
的
。
頭
兒
，
腿
兒
，
薄
薄
的
翅
膀
，
全
是
好
好
的
。
好
像
一
陣
微
風
吹

來
，
翅
膀
還
會
輕
輕
搧
動
似
的
。 

 
   

孩
子
感
到
很
奇
怪
。
這
是
一
顆
罕
見
的
珍
珠
，
還
是
海
龍
王
皇
冠
上
的
寶
石
？
為
什

麼
裡
面
藏
著
一
隻
小
蜜
蜂
？
難
道
海
底
真
有
一
個
百
花
爭
豔
、
蜂
蝶
紛
飛
的
神
祕
花
園
？ 

 
   

「
不
，
它
不
是
珍
珠
，
也
不
是
海
底
的
寶
石
。
」
海
水
輕
輕
波
蕩
著
，
在
孩
子
的
耳

畔
輕
聲
細
語
，「
這
是
一
顆
琥
珀
。
關
於
它
，
有
一
段
故
事
…
…
」 

 
   

三
千
萬
年
前
，
這
兒
有
一
座
小
島
，
島
上
長
滿
了
青
翠
的
松
林
，
還
有
許
多
好
看
的

花
。
這
兒
的
花
蜜
有
一
種
奇
妙
的
作
用
。
誰
要
是
伸
出
舌
頭
嘗
一
下
，
老
人
立
刻
就
能
變

得
年
輕
，
垂
死
的
病
人
也
能
馬
上
恢
復
健
康
。 

 
   

那
時
，
在
很
遠
的
地
方
，
有
一
群
蜜
蜂
，
釀
了
許
多
花
蜜
，
日
子
過
得
非
常
快
活
。

想
不
到
有
一
群
凶
惡
的
馬
蜂
飛
來
，
搶
了
他
們
的
花
蜜
，
占
據
了
他
們
居
住
的
蜂
巢
。
小

蜜
蜂
英
勇
地
抵
抗
，
雖
然
最
後
趕
走
了
敵
人
，
但
許
多
蜜
蜂
都
犧
牲
了
。
有
的
受
了
重

傷
，
生
命
危
在
旦
夕
。 

 
   

一
隻
小
蜜
蜂
打
聽
到
這
兒
有
奇
妙
的
花
蜜
，
可
以
挽
救
夥
伴
們
的
生
命
，
便
飛
來
尋

找
。
從
家
鄉
到
海
邊
，
很
遠
、
很
遠
，
要
飛
過
三
十
三
座
高
山
、
九
十
九
條
大
河
。
天
上

有
許
多
捕
食
昆
蟲
的
鳥
兒
，
樹
枝
上
張
掛
著
一
幅
幅
陷
阱
似
的
蜘
蛛
網
，
一
不
小
心
，
就

會
丟
掉
性
命
。



八
、
浴
缸
裡
的
大
發
現 

  
   

距
今
二
千
二
百
多
年
以
前
，
在
義
大
利
西
西
里
島
東
南
部
的
一
個
古
城
裡
，
有
一
位

著
名
的
科
學
家
，
名
叫
阿
基
米
德
。 

 
   

阿
基
米
德
在
當
時
是
一
位
宮
廷
科
學
家
，
有
一
次
，
國
王
命
令
金
匠
打
造
一
頂
王

冠
， 

當
這
頂
金
光
閃
閃
、
耀
眼
奪
目
的
王
冠
打
造
完
成
後
，
大
臣
們
無
不
嘖
嘖
稱
奇
，

認
為
是
稀
世
傑
作
。
然
而
，
國
王
卻
對
王
冠
的
製
作
材
料
起
了
疑
心
，
懷
疑
金
匠
偷
工
減

料
，
在
王
冠
中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。
於
是
他
要
阿
基
米
德
在
不
破
壞
王
冠
的
情
況
下
，
想

辦
法
查
明
真
相
。 

 
   

這
個
問
題
可
真
是
難
倒
了
阿
基
米
德
，
雖
然
他
日
夜
不
停
的
思
考
，
一
天
到
晚
都
在 

這
個
棘
手
的
問
題
上
打
轉
，
但
一
時
也
想
不
出
很
好
的
辦
法
，
來
證
明
王
冠
是
否
摻
入
了 

其
他
金
屬
。 

 
   

有
一
天
，
阿
基
米
德
覺
得
很
疲
憊
，
便
打
算
到
澡
堂
洗
澡
，
希
望
藉
由
泡
澡
，
讓
多 

日
來
苦
惱
的
心
情
鬆
弛
下
來
。
當
他
進
入
浴
缸
時
，
缸
內
的
水
位
立
刻
上
升
，
並
且
溢
了 

出
來
。
他
躺
在
浴
缸
裡
，
腦
中
仍
然
想
著
王
冠
。
想
著
、
想
著
，
一
個
念
頭
閃
過
：
「
如

果
把
王
冠
放
入
注
滿
水
的
盆
子
，
水
也
會
溢
出
來
吧
！
」
阿
基
米
德
的
心
裡
感
到
有
些
興

奮
。
他
繼
續
想
著
：
「
如
果
王
冠
是
純
金
打
造
的
，
王
冠
和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，
體
積

大
小
應
該
相
同
。
那
麼
，
它
們
放
進
水
盆
時
，
溢
出
的
水
應
該
會
一
樣
多
。
」「
如
果
王

冠
摻
了
其
他
金
屬
，
王
冠
的
體
積
和
純
金
塊
的
體
積
一
定
不
一
樣
大
，
那
麼
他
們
溢
出
的

水
量
就
不
同
了
。
」 

 
   

想
到
這
裡
，
阿
基
米
德
突
然
從
浴
缸
中
一
躍
而
起
。
他
高
興
的
向
大
街
跑
去
，
邊
跑 

邊
叫
著
：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行
人
們
看
到
阿
基
米
德
在
街
上
狂
奔
，
都
以
為

他
瘋
了
。 

 
   

阿
基
米
德
如
旋
風
般
的
衝
進
了
王
宮
，
把
國
王
嚇
了
一
跳
。
只
見
他
語
無
倫
次
的
反 

覆
說
著
：「
我
知
道
了
！
我
知
道
了
！
」
直
到
國
王
把
袍
子
遞
給
他
穿
上
，
他
便
迫
不
及

待
的
請
國
王
準
備
三
個
水
盆
及
和
王
冠
同
等
重
量
的
純
金
塊
和
白
銀
。
之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
把
王
冠
、
金
塊
和
白
銀
依
次
放
進
水
盆
裡
，
並
且
測
量
溢
出
的
水
量
。
最
後
，
他
發
現
白

銀
溢
出
的
水
量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王
冠
，
最
少
的
是
金
塊
。
這
個
結
果
，
說
明
了
王
冠
確
實

被
摻
入
了
其
他
金
屬
，
也
證
實
了
國
王
的
疑
慮
，
金
匠
因
此
受
到
了
應
有
的
懲
罰
。 

 
   

解
決
了
王
冠
的
問
題
後
，
阿
基
米
德
對
生
活
周
遭
環
境
與
事
物
更
加
細
心
留
意
。
他 

的
研
究
與
發
現
，
對
後
來
人
類
科
學
的
進
步
，
有
很
大
的
貢
獻
呢
！



九
、
荷
葉
正
盛
滿
著
雨
水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

吳
源
茂 

  
   

那
一
陣
雷
雨
，
太
恐
怖
了
。
烏
雲
好
像
無
數
的
黑
旗
，
在
天
空
中
搖
晃
翻
滾
著
。 

狂
風
追
著
大
雨
，
雨
水
霹
哩
啪
啦
的
灑
下
來
；
雷
聲
咬
著
閃
電
，
閃
電
一
亮
，
雷
聲
就
轟

隆
隆
的
打
下
來
。
天
空
好
像
在
舉
行
廟
會
，
鼓
聲
、
鞭
炮
，
煙
灰
四
散
。
嚇
得
我
們
都
摀

著
耳
朵
，
瞇
著
眼
睛
，
在
家
動
也
不
敢
亂
動
。 

 
   

才
一
會
兒
的
工
夫
，
雨
停
了
，
雲
開
了
，
天
空
清
了
，
雷
電
不
見
了
，
我
們
像
水
面

上
的
小
魚
又
鑽
動
起
來
。 

 
   

爸
爸
說
：「
走
，
我
們
去
荷
花
田
玩
水
珠
。
」 

 
   

我
早
就
注
意
到
附
近
那
一
片
荷
花
田
了
。
雖
然
是
不
太
開
花
的
品
種
，
葉
子
卻
像
倒

扣
的
雨
傘
，
最
適
宜
裝
雨
水
。 

 
   

從
馬
路
上
望
下
去
，
荷
葉
上
都
盛
滿
了
剛
下
的
雨
水
。
不
過
，
風
比
我
們
先
到
荷
花

田
，
它
已
經
搖
著
荷
葉
上
的
水
；
只
是
，
風
太
笨
拙
了
，
常
弄
偏
了
荷
葉
，
水
就 

「
ㄏ
ㄨ
ㄚ
」
的
一
聲
，
滑
進
田
。 

 
   

我
們
走
在
田
埂
上
，
水
在
荷
葉
上
都
變
成
了
大
珠
子
、
小
珠
子
。
弟
弟
最
喜
歡
拍
著

荷
葉
，
讓
葉
上
的
水
滴
，
碎
成
很
多
的
小
水
珠
，
然
後
搖
動
荷
葉
，
讓
小
水
珠
像
珍
珠
般

的
滾
動
。
從
亮
晶
晶
的
水
珠
中
，
我
彷
彿
看
到
閃
電
困
在
裡
面
。 

 
   

爸
爸
發
明
了
一
種
玩
法
，
首
先
他
將
高
層
的
荷
葉
推
一
下
，
讓
水
流
到
中
層
的
荷
葉

上
，
再
溜
到
低
層
的
荷
葉
上
。
弟
弟
拉
著
褲
管
，
等
待
低
層
荷
葉
的
水
，
沖
到
他
的
腳
，

然
後
哈
哈
大
笑
說
：
「
瀑
布
到
家
了
。
」 

 
   

我
則
站
在
田
埂
上
，
等
著
媽
媽
和
弟
弟
走
過
來
，
然
後
猛
拍
荷
葉
的
水
，
讓
水
爆
炸

起
來
，
濺
得
他
們
滿
身
都
是
。
我
們
的
笑
聲
、
尖
叫
聲
，
使
得
荷
花
田
好
像
又
下
了
一
場

小
雷
雨
。
突
然
，
有
兩
隻
水
鳥
，
從
田
走
上
田
埂
，
歪
著
頭
，
看
了
我
們
一
下
，
又
下
田

去
了
，
不
知
道
牠
們
想
說
什
麼
？ 

 
   

我
卻
大
聲
的
打
著
招
呼
說
：
「
哈
囉
！
剛
剛
的
雷
雨
好
恐
怖
，
有
沒
有
嚇
壞
你

們
？
」 

 
   

弟
弟
接
著
說
：
「
這
兩
隻
水
鳥
真
好
，
下
雨
天
，
有
這
麼
多
的
雨
傘
可
以
撐
。
真
想

下
雨
天
，
撐
傘
出
來
玩
。
」 

 
   

爸
爸
擦
了
一
下
臉
上
的
水
，
說
：「
下
次
下
雨
時
，
我
們
就
撐
傘
來
聽
雨
在
荷
葉
上

打
鼓
的
演
奏
會
。
」



十
、
下
雨
的
時
候  

   
   

   
   

   
  
   

 
 

林
芳
萍 

  
   

咚
隆
隆
！
咚
隆
隆
！
咚
隆
隆
！
一
艘
揚
著
黑
帆
的
海
盜
船
，
大
聲
地
敲
著
戰
鼓
，
從 

天
空
的
另
一
頭
由
遠
而
近
地
航
行
過
來
了
。 

 
   

弟
弟
拿
著
紙
筒
卷
成
的
望
遠
鏡
，
來
來
回
回
地
跑
著
，
一
面
探
測
戰
況
，
一
面
報
告 

敵
情
。
我
躲
在
阿
媽
用
圓
板
凳
和
長
板
凳
拼
起
來
晒
棉
被
的
「
防
空
洞
」
裡
，
緊
張
又
興 

奮
地
等
待
戰
爭
爆
發
。 

 
   

果
然
，
咻—

—

地
，
一
瞬
間
，
防
空
洞
被
炸
裂
開
！
哎
呀
！
糟
糕
，
我
隻
身
暴
露
在

戰
火
天
光
中
了
。
真
沒
想
到
最
安
全
的
地
方
竟
然
是
最
危
險
的
地
方
！
不
！
等
等
，
我
不

是
孤
單
一
個
人
，
還
有
阿
媽
呢
！
她
還
在
胸
前
緊
抱
著
一
個
大
包
袱
，
準
備
和
我
一
起
逃 

亡
。
不
！
等
等
，
那
也
不
是
一
個
包
袱
，
是
一
條
棉
被
。
正
是
我
的
「
防
空
洞
」
哩
！ 

 
   

阿
媽
小
跑
步
地
把
「
防
空
洞
」
運
回
大
後
方
的
屋
裡
，
還
回
頭
對
我
和
弟
弟
發
出
了 

撤
退
的
軍
令
：「
要
下
西
北
雨
嘍
！
快
回
來
！
」 

 
  

不
一
會
兒
，
天
空
已
經
聚
集
了
成
隊
的
船
隻
。
大
大
小
小
面
的
黑
旗
，
風
動
飄
揚
， 

隨
時
準
備
向
大
地
宣
戰
。
當
大
炮
「
轟
！
」
一
聲
響
起
，
無
數
透
明
的
雨
箭
落
下
，
射
在 

低
著
頭
的
花
兒
上
，
花
兒
的
頭
更
低
下
，
射
在
發
著
抖
的
葉
子
上
，
葉
子
抖
得
更
厲
害

了
；
小
鳥
兒
撲
撲
拍
著
翅
膀
，
疾
飛
在
箭
陣
中
，
驚
叫
得
更
倉
皇
了
。 

 
   

我
退
守
在
窗
前
，
看
著
初
雨
攻
占
的
大
地
。 

 
   

斜
斜
的
雨
箭
變
成
了
長
長
的
雨
線
。
一
段
一
段
交
織
成
一
匹
從
天
空
垂
瀉
而
下
的
白 

絲
緞
。
我
想
，
如
果
能
學
「
傑
克
與
豌
豆
」
裡
的
傑
克
，
從
地
面
攀
著
絲
線
爬
到
天
上
， 

不
知
道
會
不
會
看
到
大
巨
人
的
媽
媽
，
正
在
織
著
這
匹
「
雨
的
布
」
？
透
明
的
布
上
還
繡 

著
遠
遠
的
山
和
濛
濛
的
樹
，
還
有
阿
媽
家
這
幢
紅
色
的
小
屋
。 

我
在
屋
裡
聽
著
雨
聲
。
聽
雨
在
屋
簷
上
敲
木
琴
，
一
片
瓦
叮
叮
，
一
片
瓦
噹
噹
，
叮
噹
叮

噹
噹
；
聽
雨
在
樹
葉
上
搖
曼
陀
鈴
，
一
葉
淅
淅
，
一
葉
沙
沙
，
淅
沙
淅
沙
沙
；
聽
雨
在
山

頂
上
打
鼓
，
一
聲
咚
咚
，
一
聲
隆
隆
，
咚
隆
咚
隆
隆
。
在
大
雨
的
音
樂
裡
，
所
有
的
聲
音

都
變
成
了
有
節
奏
的
配
樂
，
配
合
著
美
妙
的
主
旋
律
。 

 
   

當
雨
越
下
越
大
，
圓
圓
的
雨
珠
子
一
串
串
掛
在
屋
簷
下
，
成
了
一
面
水
晶
簾
幕
。
我 

搖
身
一
變
成
水
濂
洞
裡
的
美
猴
王
，
讓
自
己
在
內
心
世
界
的
花
果
山
中
，
騎
著
「
想
像
」 

這
根
金
箍
棒
騰
空
翻
筋
斗
。
雨
哪
裡
能
阻
擋
我
呢
！ 


